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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戎国最伟大的射手应

该是布，这是人们公认的一
个事实。大家都说，有戎国能
够天下无敌，就是因为拥有
了最伟大的射手布。这一天，
布气势汹汹地跑来，指名道
姓要见羿和嫦娥。他的突然
出现，把正与羿说话的嫦娥

吓一大跳。
布以十分不屑的口吻告

诉嫦娥，在孩子学校，所有的
学生都像羿一样优秀。布告
诉嫦娥，羿不过是学到了一
个射手的一点点最基本的东
西，仅仅是靠这么一点东西，

就敢到处卖弄，实在是太可
笑，太不知天高地厚。嫦娥突
然想到造父占她便宜时，在
她耳边叮嘱过的一番话，他
说根据他的经验，羿很可能
会成为一名比布更伟大的射
手，但是要想达到这一步，羿

还必须先拜布为师。为了让
羿成为一名真正的伟大射
手，嫦娥乐意为他做任何事
情。现在，布既然自己送上门
来，天赐良机，嫦娥决心不放
过这个好机会。

几乎没费什么口舌，布
就转怒为喜，很爽快地答应

收下羿这个学生。不过，布
答应再一次收羿为徒是有
条件的，他的条件是嫦娥必
须像满足造父那样，让他也
占一回便宜。对于布会直截
了当地提出这样的条件，嫦

娥并没有感到丝毫冒昧，恰
恰相反，她甚至感到荣幸，

因为能被布这样的英雄看
中，是许多女人梦寐以求的
事情。

第二天，布把羿和嫦娥
带到野外的山崖上，开始为
羿上教学的第一课。天高云
淡，草木青青，横在他们眼前

的是一道深深的山沟。布取
下了自己身上的宝弓，问羿
有没有看见对面的山崖上一
只麋鹿在行走。羿点点头，说
他看到的不是一只，而是一
群。布又问羿有没有看见领
头的那只麋鹿，羿回答说看

见了，是不是走在最前面头
上长了一堆角的那头。布点
点头，说你小子果然有一双
好眼力，真是一个做好射手
的材料。这时候，远远的那只
麋鹿的脑袋正对着这边张
望，布又问羿，如果他这时候

挽弓发箭，会射中领头麋鹿
的哪只眼睛，羿想都不想就
回答说是左眼，布问他为什
么，羿说它马上就要向右转
了，话音刚落，麋鹿果然已经
侧过身去，布真的是只能看
到它的左眼。

布说：“好吧，那我就射
它的左眼。”

布从箭囊里取出了一
支箭，拉开弓便射，箭嗖的

一声直飞出去，消失在远处
的树林里。箭无虚发的布自
然不会射不中靶子，他一本

正经地让羿过去把猎物给

取回来。要想取回猎物，羿
必须先下到很深的山沟里，

然后才能爬到对面的山崖
上，布知道羿这一过去，一
时半会绝对不可能回来，他
的脸上情不自禁地流过了
一丝笑意。羿回过头来看了
一眼嫦娥，嫦娥示意他应该
按照布的话去做，于是羿便

去取猎物了。
看着羿的身影在树丛中

渐渐消失，布扬扬得意转过

身来，意味深长地看了嫦娥
一眼。嫦娥并没有感到太大
的意外，她象征性地抵抗了
一番，与其说是在抵抗，还不
如说是在和布玩游戏。很快
布就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他死死地按住了她，完完全
全地把她给制服了。现在，嫦

娥已经完全放弃了抵抗，布
已经大获全胜，可是就在刚
刚进入的那一瞬间，嫦娥吃
惊地发现，羿扛着那头作为
猎物的麋鹿，已经站在了他
们面前。

嫦娥刺耳的尖叫声，并
没有让布一下子明白是怎么
回事，然而他很快也意识到
了羿的存在，他想不明白羿

怎么会那么快就回来了，快
得简直不可思议。这时候，箭
已离弦，刀已出鞘，布已经不
可能停下来，现在他能做的
唯一选择，就是立刻把该做
的事赶快做完。结果，布和嫦
娥在羿的眼皮底下，将就着

做完了该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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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京总统选举的问题
上，再次证明了阿布对于机

会的把握。为了帮助普京入
主克里姆林宫，阿布和别列
佐夫斯基组织团结党，并向
其提供财政支持。按照最初
的目标，团结党应该帮助普
京成为俄罗斯总统，而在整
个选举过程中，阿布与普京

的私人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
加强，普京曾多次光临过他
在莫斯科的99英亩庄园。

后来，寡头们开始与总
统发生争执———别列佐夫
斯基希望能够得到政府职
位，但是普京却对他说，一

切将由自己负责。在这个时
候，阿布立即站到了普京一
边。他向人们表明，准备严
格遵守新的游戏规则。1999
年底，普京上台后，开始了
对控制俄罗斯政治经济“七
寡头”的打击。别列佐夫斯

基受到政府严重打击后，不
得不将名下产业低价转卖
给阿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股份。

而阿布在这一段大风大
浪的日子里显示了一个新
生代寡头的圆滑和机警。他

在普京上台之后就马上表
示了对和自己年纪相仿的
新总统的支持，“俄罗斯需
要普京这样的总统”。而且
在普京收回俄罗斯各大州
州长权力以及对大众传媒

的控制上，当选为楚科奇民
族自治区州长的阿布都给

予了极大的支持。这直接使
得在若干年后，在普京开始
清算俄罗斯的寡头们的行
动中，阿布成为了为数极少
的能够独善其身的经济寡
头。2001年，当别列佐夫斯
基失宠于普京，因为涉嫌诈

骗逃亡到英国之后，阿布顺
理成章地接手了别列佐夫
斯基的位置。

昔日在俄政坛叱咤风云
的寡头如惊弓之鸟，惶惶不
可终日：有些人躲进议会，
借议员享有的人身不受侵

犯的保护伞，消灾避难；有
些人跑到了国外，寻求政治
避难；而在国内的商业巨贾
则经常被检察机关传讯，度
日如年。据悉，普京向俄罗
斯的新兴贵族发出了警告，
“我奉劝那些人最好还是先

把自己在法国或西班牙地
中海沿岸买的宫殿卖掉，他
们的钱是哪里来的？”普京
总统这一震聋发聩的棒喝
声，已由俄罗斯国家税务警
察局付诸行动。该局调查部
长沙连科夫，称中央税警已

奉命清查俄罗斯新贵们近
些年来在海外购置的不动
产，所涉国家包括地中海沿
岸的西班牙、法国、希腊、塞
浦路斯和马耳他。他还奉劝
那些用假名字或假文件在
海外购置不动产的人，不要

和国家开玩笑，不要自以为

聪明，俄国家资产委员会将
会拿出对付他们的办法。俄

罗斯舆论认为：在总统普京
强大的反寡行动震慑下，大
小寡头们已乱了阵脚，因为
他们意识到，“幸福新生
活”已经屈指可数了。

事实上，在普京打击寡

头的斗争中，阿布的角色一
直很模糊，甚至可以说是充
当了老一代寡头和政府的中
间人。在俄罗斯税务部指责
阿布名下的俄第五大石油公
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在
2000年至2001年间共偷逃

税款10亿美元，并要求该公
司补交这部分巨额税款时，
阿布又一次及时地赶回了莫
斯科。当俄罗斯第一大石油
公司尤科斯石油公司的最大
股东霍多尔科夫斯基被俄政
府拘押几天后，阿布也曾回

了一趟俄罗斯，和总统普京
进行了一次会面。
“库尔斯克号”核潜艇

失事后，普京总统对金融寡
头做了强烈的抨击，指责他
们凭着在叶利钦掌权时期
同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关系，

掠夺国家财富造成了经济
和军队衰败。

不过，可以肯定，阿布
和普京至少在相当层面已
经达成共识，未来的日子
里，牺牲局部的利益，阿布
依然会 “配合” 总统的工

作。寡头阿布相当清楚政治
和经济之间的游戏规则。

×ØÙy<P�ÚÚÛÜ>Ý4Þß %àSáâã

ä7åæçèéÃê7�Ýëìíîï>®ðH Æñá

âãäCÝ×ØìòÂó7�ôë�\õÎ>ÂöH �

�÷ÆÅ>Sø7ëùúû�ì4>üEýþÿ� fÎ

>à"!7 �"#$%&>Âóý]��'>()*

Ç�>°+Æ,8-.///ï03S12<Pt3

45Pt67�

45 ,

,-#$%&'()

4Þ89

NO:;

#67$89:;

<=>

不管是情绪稳定，还是

我们平常所说的“成熟”，都
让人们有着同样的言行举
止。那种教人能够稳定情绪
的培养方法，同样也能使人
变得成熟起来。

心理学家们早已注意到
这样的一个事实，世上几乎

没有人是完全成熟的———在
他们个性中的某个地方，仍
然会扮演着儿童的角色，会
像孩子似的思考问题，并常
能感受到压力的存在。诚然，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
一些比较成熟的人，请注意，

我是说他们已经很接近成熟
了，但是仍然不是完全意义
上的成熟。

我们也确实看到过幸运
的人，说他们幸运完全是因
为他们能碰到智者，那些极
有智慧的人能够帮助身边人

了解成熟是什么，他们是怎
样达到这种成熟度的。即便
如此，这还不能算是个完整
的情绪教育过程。

一个在专业领域有突出

贡献的人，或是在工商业前沿
阵地工作的领头人物，都会在
大众面前表现出他们八面玲
珑、面面俱到的本事。但是，在
他们那伪装的面具背后，却有
着极不成熟的表现。对于他们
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就像个孩

子似的无法自理，他们仍然需
要有人来照顾。

从本质上说，那些高级
白领，和每天都会登上报纸
头条的风云人物，都是些不
成熟的人。一旦人民大众了
解了什么是成熟，什么是不
成熟以后，那些人也就不会
再像现在这样风光，不会像

现在这样被众人崇拜模仿。
人们当然也就不会再把他们
想象得那么完美，而他们那

成熟模样的伪装也将会被撕
得片甲不留。因为他们也是
人，所以也要为他们所做的
一切事情负责任。他们所说
的一些废话，做的一些令人
厌恶的事也会被众人唾弃。

成熟的第一标准是独立

性。学会独立，不再依赖父母
及其他监护人，是我们在成长
的道路上必须要迈出的一步。
在漫长的儿童阶段，特别是和
家长一起生活的岁月中，我们
受到父亲、母亲及其他亲友们
的保护、关怀和照顾，沉溺在

这样的爱中，小孩子依赖别人
的倾向性是非常突出的。

谁都知道，我们的成长道
路上困难重重，那些过分依赖
家长的孩子们在面对这些困
难时，根本无法一个人独立解
决问题，只会跑回家去找爸爸

妈妈。即便是已经成人有了婚
姻关系后也是这样。那些跟丈
夫吵架后就一个人跑回娘家
的女人比比皆是；因为忍受不

了婚姻带来的重大责任而跑
回去找妈妈的女人也到处都

有，她们的这些做法真令人头
疼。这种全然不顾后果的做法
只会让她们的丈夫越来越急
躁，而婚姻也会因此亮起红
灯，最终导致破裂。这场闹剧
中的每个人———妻子、丈夫、
岳母等都会因此而患上情绪

诱发病。
曾经有个知名人物，他

从小就是被母亲带大的，凡
事都要由妈妈来替他做决
定。当他长到十几岁的时候，
有一次，小朋友们一起取笑
他，他觉得自己很懦弱，因为

他总是一味地依赖母亲。为
了不让小朋友们看不起，也
为了改变他自己，他变成了
一个众人眼中的好孩子，各
方面都比其他孩子优秀。当
然，这和去做强盗似的坏孩
子只有一步之遥。如果稍不

留神，他就会滑向堕落的深
渊。有一次，他犯了一个很小
的愚蠢错误，因为接受不了
这么优秀的孩子还会犯错的
事实，全家人都被笼罩在一
层阴云中，父亲、母亲，甚至
他本人都得了情绪诱发病。

还有一些得情绪诱发病
的人是因为总爱把希望寄托
到别人身上，尤其是强加到
父母和朋友的身上。当这些
希望一个一个破灭时，这样
的人永远也摆脱不了情绪诱
发病的缠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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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0月1日，上海。

杨阳和小灯骑着自行
车，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见
缝插针地行走。毛巾衫、牛仔
裤、运动鞋，背上驮着一个旅

行包。在色彩和声响都很纷
乱的街景里，他们看上去像
是两个趁着假日出去散心的
小年轻，没有人会猜到他们
是在那天结婚。

杨阳研究生毕业后留校
做了教书匠，而小灯本科毕业
后在一家出版社当了一名外
文编译。小灯离开学校后几乎
一天也没有浪费就开始准备

结婚。杨阳刚在复旦分到了小
小一间房，小灯的东西已经陆
陆续续地搬过来了。

杨阳只是在上世纪五十

年代的书籍和电影里看到过
这种简单到接近于过家家游
戏的婚礼。这样的婚礼其实
并不是杨阳的原意。杨阳原
来的计划包括旅行去双方的
家乡，然后再小规模地宴请
几个亲近的同学朋友，杨阳
已经工作了两年，有一点小

小的积蓄，完全可以支付这
样的一次行程。杨阳甚至把
这一笔钱都已经交给小灯保
管，可是这些钱在小灯的手
里转过一圈以后，就渐渐销
声匿迹了。有一天杨阳无意
中在小灯的皮夹子里发现了

一张寄往石家庄的汇款单，

才终于明白这笔钱的下落。
杨阳说小灯你完全可以

慢慢还他的，为什么非得要克
扣你自己的婚礼呢？小灯说我
一天也不想等，就想还了他，
就什么也不欠他了。杨阳说钱
还了，情呢？到底是养你这么
大的爸。小灯说我只认养我的
妈。杨阳说你在强词夺理，没

有养你的爸，你妈一个人想养
你也养不成。小灯的脸色渐渐
地也难看了起来。小灯冷冷一
笑，说杨阳你要心疼钱我可以
以后慢慢还你，你想改变主意
不结婚也行。话说到这一步，
杨阳就不吭声了。

两人骑了半程的车，杨
阳突然心血来潮，将脚往地
上一点，说灯啊我们去王开
照张相吧，也算是个念心儿。

小灯看了看自己，说就这副
样子吗？杨阳说就这副样子。
今天咱俩照了，都还是一张
白纸。过了今天，咱们就是历
经沧海了。小灯呸了一声，别
臭美了。海什么海，你也就一
个小泥潭。两人果真就改道
一路风尘仆仆地骑去了王开
照相馆。很多年后，杨阳和小
灯在不同的场合里看到这张

笑得龇牙咧嘴的照片，都不
约而同地认为这是他们一生
中最为简单快乐的日子。

照完相，两人一身臭汗地
骑回了宿舍。国庆大假，大楼
里空空荡荡的。推门进屋，秋
阳明晃晃地照出了空空的四

壁和墙上印迹斑驳的蚊血。
小灯蹲下身来翻弄着自

己的那只旧箱子，终于在箱
底找出了一条红色的纱巾。
小灯用胶纸把纱巾贴在玻璃
窗上。

杨阳只觉得一身燥热，
便过去脱小灯的衣服。衣服
之下的那个胴体他其实已经

很熟稔了，他只是还没有走
过那关键的一步———小灯不
让。慌乱中他听见小灯在他
的耳畔低低地叹了一口气。
“杨阳，其实我早就不是一张
白纸了。”

杨阳愣了一愣。小灯的

话使他突然放松了，他有了
肆无忌惮的力度。这时他听
见小灯沉沉地叫了一声，杨
阳吓了一大跳，站起来，一眼
就看见了血迹。

杨阳慌慌地爬下床来，
抓了自己的衣服就来擦小灯

的身子。血很多，擦了许久才
渐渐地干了。杨阳扔了脏衣
服，一把将小灯搂住。“疼吗？
你，啊？啊？”他语无伦次地
问。“灯，你，你还是，一，一张
白……”杨阳没把一句话说
完，眼中已落下泪来。

小灯的嘴唇翕动了几
下，却没有发出声音来。那天
小灯没有说出来的那句话
是：杨阳你的眼睛太干净了，
你看不见纸上的污迹。

那天小灯想起了一个
人。一个叫王德清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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